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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章
     让人惊恐的黑夜

环卫工人胡安全神秘地告诉一个陌生人，赤板市隐藏着巨大的

危险，让他千万不要在深夜里出门。陌生人很认真地问他：“为什

么？”胡安全也很认真地告诉他一些发生在夜里的事情……
“比如，陈山路那被大火烧掉的顾公馆……陈山路在凌晨两

点多的时候，冷冷清清，这是我一天里最清醒的时候，我总是在这

个时候提防着一些可怕事情的发生，这个世界越安静就越恐惧。扫

马路发出的‘刷刷’的声音牵动着我的心，很多同事说他们的心已

经扫麻木了，我和他们不一样，我会在‘刷刷’的扫地声中越来越

警惕，我警惕的是另外的声音，深夜里的任何一种声音都应该让人

警惕。就在那个凌晨，我听到了扫地之外的声音。在顾公馆的门

外，我停止了扫地，我的耳朵竖起来，我屏住呼吸。顾公馆里传来

沉闷的有节奏的剁肉和剁骨头的声音，还有沉重的‘吭哧吭哧’的

喘息……顾公馆里已经是一片废墟，有谁会在里面剁肉和骨头？我

的头皮发麻，好奇心让我扒在顾公馆的铁门上，借着街灯的光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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透过铁门的缝隙往里面窥视。我什么也看不到，真的，什么也看不

到，这样更加让我觉得不可思议，剁肉和剁骨头的声音还在继续，

喘息的声音也越来越沉重……我没有胆量进入顾公馆，我想逃走，

就在这时，我感觉到有什么东西落在了我身后，我回过头一看，是

一只发黑的断臂被扔在地上。会是从黑暗的顾公馆里扔出来的吗？

我受不了了，真的受不了了……”

陌生人吃惊地看着满脸惊恐的胡安全。

胡安全继续说着：“提到断臂，你也许听说过万豪公墓的那

件事情吧。有个年轻的女子在一个深夜被人杀了，那杀人者十分残

忍，还把她的尸体分成了很多块扔在万豪公墓里的各个坟墓前……
这个案子到现在也没有破……传说万豪公墓里飘出了一个恶灵，在

赤板市的大街小巷里游荡，这个恶灵的目标就是那些漂亮的年轻姑

娘……每当深夜我在赤板市的街道上扫地时，一想到那个死去的女

子，我就浑身发寒，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够承受多久……”

陌生人说：“这件事情我知道，你为什么要和我说这些？”

胡安全盯着他的眼睛冷冷地说：“我是不希望你在深夜里恐

惧。恐惧是毒药，慢性的毒药……那个阴冷的深夜，风飕飕地刮

着，在七夕街，我看到过一个穿红裙子的女人，她坐在一棵梧桐树

下，埋着头，嘤嘤地哭着，她的怀里还抱着一只白色的小狗。我不

知道她为什么要坐在那里哭，她是不是无家可归？或者是不是碰到

了什么伤心的事情？我品尝过无家可归的滋味，也品尝过痛苦的滋

味，我对她产生了同情。其实，我是个卑微的人，我知道我的同情

根本就不能给任何人带来什么好处，但是我还是放下手中的活计，

朝她走了过去。我来到她的跟前，弯下腰对她说：‘姑娘，你怎么

不回家呢，为什么一个人在这里哭？’她没有回答我，继续哭着，

她的哭声让我十分难过，她悲伤的情绪感染了我，尽管我不是个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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愁善感的人。我看不到她的脸，只是感觉她的头发特别的黑，有

种奇怪的香味从她的头发间散发出来。我闻到那股香味，浑身就

抑制不住颤抖……我想了很多话想对她说，可说出来的只有这句

话：‘姑娘，你赶快回家吧，夜深了，天冷，容易生病的。’她抬

起了头，我看到一张死灰色的脸，她的眼睛是两个黑洞，黑洞里流

出的是黑色的汁液，那只白色小狗呜咽了一声，伸出长长的舌头，

舔着从她眼睛里流出的黑色汁液。我喃喃地说：‘你是谁？’她的

哭声停止了，我突然听到了一阵飘渺的笑声，笑声在冷风中颤抖。

我僵硬地站在那里，我看到白色小狗朝我转过头来，它的眼睛里透

出碧绿的光芒……”

陌生人听得身上起了鸡皮疙瘩，他的声音里也充满着鸡皮疙

瘩：“你不要说了，求你不要说了——”

陌生人转身准备要走，胡安全一把抓住了他。陌生人企图挣脱

他，可胡安全的力气很大，陌生人的努力变得徒劳。

陌生人说：“你想干什么？”

胡安全冷冷地说：“我还没有说完呢……你知道吗，在凤新街

新月小区的门口，我每次在那里扫地时，就会有一阵风刮过来，有

些纸片会在风中飞舞。我看着那些在风中飞舞的纸片，心中就会产

生强烈的愿望，要抓住那些魂一般飘着的纸片……我抓住了一张纸

片，我看到纸片上写着一行字；我又抓住了一张纸片，纸片上还是

写着一行字……你知道那纸片上写着的是什么字吗？”

陌生人喘着气说：“我怎么知道是什么字！”

胡安全吞咽了一口口水说：“那纸片上写着 —— 他是个伟大的

诗人，我是他的小野兽，在喘息声中发现了春天……”

胡安全说完，松开了抓住陌生人的手，推着装满垃圾的小推车

一摇一晃地走了。此时已经过了午夜，陌生人心惊胆战地看着在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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荡荡的街上离去的胡安全，喃喃地说了一声：“这人是不是疯了！

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堵住我，和我说这些话？”他左顾右盼了一

会儿，倒吸了一口凉气，然后转身撒腿飞奔而去……
那些喜欢在深夜里游走的人，如果没有经历什么可怕的事情，

那些要命的事情没有降临到他们的头上，这个世界发生了任何事情

他们都会觉得和自己无关，他们会觉得不以为然，继续在城市的夜

色中醉生梦死，无所顾忌。黑夜每天都会来临，还有那些令人惊惧

的事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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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hapter  01
               那片枯叶上染着鲜血

1

胡冰心有时会在孤独的夜里梦见父亲。他在虚幻的光中出现，

缓缓地走到胡冰心面前，死灰色的脸上凝结着细碎的冰碴。父亲的

眼中充满了绝望和不舍，无言地朝胡冰心伸出苍白而僵硬的手，胡

冰心迟疑地伸出手，想和他的手相握，可胡冰心怎么也够不着父亲

的手。胡冰心和父亲只是伤心地相望无语。在梦的尽头，父亲默默

地转身而去，消失在虚幻的光中，渐渐地成为夜空中一颗黯淡的星

星。每次梦见父亲，醒来后胡冰心都记不住他穿的是什么衣服。胡

冰心的确忘记了父亲死前穿的是什么衣服。奇怪的是，每次胡冰心

梦见父亲，杨子楠也会在同一时间做同样的梦，她也记不住父亲在

梦中穿的是什么衣服。

杨子楠是胡冰心的孪生妹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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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
房间里的空气异常沉闷，灯光白荧荧的，释放着彻骨的冷。胡

冰心用疑惑的目光审视着杨子楠：“子楠，你真的什么也记不起来

了，连同父亲？”

杨子楠穿着红色的丝绸睡衣，坐在床上，乌黑的长发遮住了半

边脸，另外半边脸没有一丝血色，眼中一片茫然的迷雾。杨子楠在

初秋的一个深夜突然失去了记忆。胡冰心是杨子楠在这个世界上唯

一的亲人，面对杨子楠，胡冰心内心隐隐作痛。尽管胡冰心一次次

不厌其烦地提醒她曾经发生过的事情，包括同样做过的关于父亲的

梦，可她还是迷惘地一言不发。

杨子楠微翘的嘴角偶尔会抖动一下，显得楚楚动人。难道杨子

楠的整个生命历程只剩下潮湿、阴冷和黑暗，所有的人和事都一片

空白？

胡冰心顺手拿起床头柜上的一幅照片，照片上的胡冰心和杨

子楠亲昵地依偎在一起，背景是蓝得可怕的大海，她们笑得阳光灿

烂。胡冰心把照片放在杨子楠面前，焦虑地说：“子楠，你仔细瞧

瞧，这是我们在一起的照片，去年冬天在马尔代夫，那时你多开心

呀，还说那里真的是人间天堂，你都不想离开了。”

胡冰心的话没有起一丁点作用，杨子楠的脑海混沌一片，没有

了金色阳光和蔚蓝大海的记忆。是什么吞噬了她的大脑？她竟然不

知胡冰心是谁。

杨子楠似乎疲倦了，躺下来，翻过了身，把背部对着胡冰心。

她是否不愿意看到胡冰心这个亲姐姐？

胡冰心叹了口气，心里堵着一块石头，只好无奈地离开了房

间。胡冰心看着保姆陈姨迎了上来，她对陈姨说：“陈姨，你要好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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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照顾子楠，有什么问题及时打电话给我。”

陈姨搓了搓手说：“胡小姐，放心吧，我会尽力照顾好她

的。”

胡冰心笑笑：“辛苦你了，陈姨。”

陈姨也笑笑：“不要和我客气，你也不要着急上火，子楠一定

会好起来的，这两天，她的胃口好些了。”

胡冰心叹着气说：“唉，希望她能尽快恢复记忆，这样下去，

我也快急疯了。”

陈姨说：“你甭急呀，急了也没用，急坏了身子也不是个

事！”

胡冰心又叹了口气说：“唉，不急是假话，谁让我是她的亲

姐！好了，我不多说了，先回家，明天晚上再来。”

离开杨子楠家时，胡冰心浑身颤抖了一下，她担心还有什么事

情会发生。近来她总是心神不宁。

3

陈姨轻轻地关上了门，背靠在门上，脸色阴沉下来。她捂着自

己的胸口，让自己平静下来。过了一会儿，陈姨来到了杨子楠的房

间，看杨子楠已经睡了，就蹑手蹑脚地走出了杨子楠的房间。杨子

楠在黑暗中翻过了身，面向天花板平躺着，然后直直地坐了起来。

陈姨回到了自己的小房间里，准备睡觉。多年来，她养成了一

个习惯，睡觉前要诵上一段《金刚经》。陈姨盘腿坐在床上，闭上

双眼，双手合十放在胸前，开始诵经，这时，她听到客厅里的电话

铃声。

是谁会在这深夜打来电话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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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姨匆忙来到客厅，听着急促的电话铃声，迟疑地伸出了手，

抓起电话听筒：“喂，这是杨子楠家，请问您是哪位？”

电话里传来沙哑的声音：“死老太婆，你喂什么呀！快回家一

趟，家里出大事了！”

陈姨变了脸色：“出什么大事了？老头子，你可不要吓我呀，

我胆子小。”

电话里的声音十分焦躁：“死老太婆，别问了，赶紧回来吧，

否则我的老命没了！”

对方重重地放下了电话。

陈姨喃喃自语：“又发生什么事情了呀！怎么就不能消停几日

呢？”

陈姨放好电话，赶紧回到房间，拿起桌上那个用得很旧的黑皮

包，火烧火燎地出了门。

陈姨骑着自行车，在寂静的街上狂奔。凉飕飕的夜风从四面八

方无遮无拦地钻入她浑身的毛孔，她的牙关不停地打战。她不知道

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像她这样凄凉的人在狂奔。

当陈姨推开家门时，看到老伴张北风歪坐在地上和站在那里的

儿子张小龙怒目而视，他的身旁还倒着一个轮椅。屋里凌乱不堪，

显然被人翻箱倒柜过。陈姨把老伴张北风吃力地扶起来，放到轮椅

上，在这个过程中她喊儿子过来帮忙，可张小龙站在那里无动于

衷，仿佛对父亲充满了刻骨的仇恨。

陈姨颤抖地说：“你们爷俩这是怎么啦，唉！”

张北风沙哑着嗓子气愤地说：“你问这个畜生，让他自己告诉

你，他究竟要干什么！”

陈姨的心泡在冰水里，她走到张小龙的面前说：“小龙，你怎

么又惹你爸生气了？他身体不好，经不起折腾了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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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小龙目露凶光：“是他自己找气受！”

陈姨说：“你不在学校里好好念书，深夜里跑回家闹什么

呢？你爸身体不好，心里本来就憋着一口恶气，你怎么能这样对待

他！”

张小龙气呼呼地怒视着陈姨：“我气他，是他气我！我生在你

们这个家庭里，真是倒霉透顶了！”

陈姨叹了口气：“儿子，你这么说话就没良心了，我们辛辛

苦苦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，供到你现在上了大学，我们容易

么？”

张小龙不吭气了。

陈姨用手背抹了抹潮湿的眼睛：“我知道你半夜三更回家干

什么，不就是要钱么！”说着，陈姨从黑皮包里拿出一小叠钱，数

了五百元钱递给张小龙，“妈今天刚领工资，这五百元你先拿去花

吧，这个月就这些了，剩下的还要给你爸买药，还要吃饭。”

张小龙一把夺过那五百元钱，气呼呼地摔门而去。

张北风浑身发抖：“咳！我们怎么养了这么一个讨债鬼！死老

太婆，这也怪你，把他给惯坏了！你给他钱做什么，就算我们没养

这个儿子！”

陈姨默默地收拾被张小龙折腾得凌乱不堪的房间，边收拾边不

停地叹气。陈姨收拾完后，把张北风弄上了床，给他脱衣服：“老

头子，消消气，无论怎么样，小龙也是我们的亲生儿子，你就不要

和他计较了。”

张北风愤愤地说：“这个畜生，哪有一点做儿子的样子，回家

就朝我大声嚷嚷，要钱，我哪来的钱给他？他非说我们存了钱不给

他用，于是就翻箱倒柜找存折。找不到，他一脚就把我的轮椅踢翻

了，这个畜生，我要不是在他找存折时给你电话，说不准他会杀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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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。瞧他那个样，是一匹恶狼呀！我们怎么就养了这么一匹恶狼

呢？”

陈姨说：“老头子，别说了，我知道你心里苦，快睡吧，我一

会儿还要回人家家里呢，那可怜的姑娘要有个三长两短，那就对不

住人家了！”

张北风长叹一声躺了下去，闭上了眼睛。

这时，房间的某个角落里传来老鼠“吱吱”的叫声。

陈姨说：“这家都快成老鼠的家了，北风，家里不是还有老鼠

药吗？怎么不放点呀！”

张北风说：“不放了，老鼠比那个混蛋儿子强，不会给我气

受，还陪着我！你快回去吧，路上小心点！”

陈姨给他盖好了被子，流着泪出了家门。这深秋之夜的风似乎

更加冷冽了，陈姨觉得自己的泪凝成了冰。张北风中风后留下了后

遗症，腿脚不灵便，心情也一天比一天差，现在儿子又如此气他，

她真担心张北风会突然倒下去，永远也醒不过来。

4

胡冰心离开杨子楠在凤新街新月小区的家之后，夜已深了，路

上行人已寥寥无几。她在街边打了个出租车回家。胡冰心家住赤板

市的另外一个小区，离杨子楠家有十五分钟的车程，这还是在不堵

车的情况下。

坐上出租车后，司机问她到哪里。胡冰心说：“到宝罗街的呼

兰小区。”

司机开着车疾驰而去。

胡冰心闻到浓郁的烟臭味。她想，这个司机一定是个烟鬼。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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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地说，烟臭味是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。胡冰心特别厌恶烟臭味，

对抽烟的男人有种本能的敌视。好在她丈夫常代远不抽烟，否则她

不会嫁给常代远。胡冰心忍受着出租车里浓烈的烟臭味，好几次打

消了换车的念头，她此时只有一个想法，尽快回家，这夜里有太多

不安全的因素。

出租车司机面无表情，把车子开得飞快，尽管胡冰心归心似

箭，她还是担心车子会突然撞上什么，就对出租车司机说：“师

傅，你能不能把车开慢一点？”

出租车司机仿佛没有听见她的话，根本就没理会她，也没减

速。

出租车开到一条偏僻无人的小街时，司机突然一个急刹车。胡

冰心的上半身剧烈地往前冲去，如果她没有系安全带的话，说不定

头会撞到前面的挡风玻璃上。

小街上一片寂静，前面没有红灯，也没有障碍物，出租车司机

为什么突然急刹车呢？

胡 冰 心 好 不 容 易 缓 过 一 口 气 ， 捂 着 怦 怦 直 跳 的 胸 口 问 司

机：“你为什么刹车呀？”

出租车司机冷冷地说：“你没看到有人横穿街道么？难道要撞

死她！”

胡冰心定睛往前望去，车的前面哪有什么人呀，整条小街连

个人影都没有。胡冰心倒抽了一口凉气说：“我怎么没有看到人

呢？”

出租车司机又冷冷地说：“你是不是有夜盲症，那分明有个穿

红裙子的年轻姑娘在慢吞吞地过马路，瞧见没有，她还朝我们这里

看了一眼呢，她的嘴角还有一颗痣。”

胡冰心坚信自己没有夜盲症，她可以看到街灯和路边的法国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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桐，法国梧桐还飘着落叶，她根本就没看见什么穿红裙子的姑娘！

街上冷冷清清，那些飘落的叶子魂一样随风飞舞，胡冰心觉得自己

身上起了鸡皮疙瘩。

不一会儿，出租车又疾驰出去。出租车将要驶出这条小街时，

一辆银灰色的马自达轿车迎面驶来，和出租车交错而过。

胡冰心一路心惊胆战，直到出租车停在呼兰小区门口，她才稍

微松了一口气。那辆出租车又疾驰而去，胡冰心看着出租车消失，

浑身颤抖了一下。

回到家里，五岁的女儿常婷婷和丈夫常代远都睡了。胡冰心浑

身乏力，像被抽去了筋脉。她强打精神冲了个热水澡后，钻进了温

暖的被窝。她在温暖的被窝里想起了杨子楠，她不知道杨子楠一个

人睡会不会冷。

常代远醒了，他总是一有动静就会醒来，哪怕是窗外刮过一阵

风。常代远习惯性地把胡冰心搂抱过去，胡冰心的头枕在他结实的

臂弯里，心里有了一丝安慰。常代远温存地说：“冰心，以后早点

回家，太晚了，让人不放心。”

胡冰心娇嗔道：“你不放心我，为什么不来接我？”

常代远没有回答她的问题，只是说：“睡吧，明天我还要上班

呢。”

胡冰心躺在床上就没了睡意，她把手放在常代远的胸膛上摸了

摸：“代远，刚才回来吓坏我了。”

常代远似乎来了精神：“发生什么事了？”

胡冰心说：“在七夕街……”

胡冰心把出租车司机看到红裙女郎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常

代远。

常代远很吃惊：“七夕街？红裙女郎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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